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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竟
陳
冠
希
艷
照
門
事
件
，
何
時
才
能
有
效
警
醒
世

人
，
不
要
亂
拍
情
慾
照
？

最
新
鮮
熱
辣
的
情
慾
照
受
害
人
是
無
㡊
新
近
暗
捧
的

新
人
周
志
文
，
他
出
身
﹁
巨
聲
幫
﹂，
與
孖
生
弟
弟
周
志

康
一
起
簽
約
做
無
㡊
親
生
仔
，
大
家
暱
稱
他
做
﹁
大

孖
﹂，
獲
無
㡊
給
予
不
少
拍
劇
機
會
，
有
意
培
養
他
成
為
當
家

小
生
接
班
人
。
此
時
卻
爆
出
他
與
同
劇
的
馬
賽
因
在
上
海
拍

外
景
朝
夕
相
對
，
以
至
戲
假
情
真
，
緋
聞
剛
傳
出
，
周
志
文

的
嫩
靚
女
友C

oC
o

即
時
飛
赴
上
海
宣
示
主
權
，
周
志
文
卻
否

認
她
是
女
朋
友
，C

oC
o

憤
而
在
微
博
宣
告
與
周
志
文
斷
絕
關

係
，
﹁

巧
﹂
地
，
翌
日
便
有
周
志
文
與
另
一
前
度
女
友
的

情
慾
照
外
洩
，
嚴
重
打
擊
正
在
拚
搏
求
上
位
的
周
志
文
。
曾

與
大
孖
和
細
孖
做
過
訪
問
，
兩
人
都
表
現
單
純
，
於
是
致
電

身
在
上
海
的
周
志
文
做
了
獨
家
訪
問
，
他
甚
為
苦
惱
，
自
招

是
年
少
無
知
拍
下
情
慾
照
，
﹁
我
以
後
不
會
再
影
。
﹂
雖
然

心
情
極
度
低
落
，
他
卻
很
專
業
，
﹁
我
不
可
因
為
私
事
而
影

響
整
個
團
隊
。
﹂
與
他
同
在
上
海
拍
外
景
的
前
輩
劉
松
仁
讚

賞
他
的
操
守
。
大
孖
則
反
過
來
要
安
慰
在
香
港
的
家
人
，
不

用
擔
心
他
。

試
想
，
沒
拍
過
情
慾
照
，
事
業
不
會
陷
入
危
機
，
家
人
不

用
擔
心
，
情
到
濃
時
是
否
一
定
要
拍
情
慾
照
留
念
？
不
拍
是

否
會
影
響
感
情
，
馬
上
分
手
？
可
有
想
過
按
一
下
快
門
有
可

能
是
為
人
生
埋
下
計
時
炸
彈
？
不
知
何
時
會
被
手
持
情
慾
照

的
人
要
脅
？

情
慾
照
另
一
大
功
能
是
可
作
上
位
捷
徑
，
男
藝
人
們
看
到

林
㞒
的
﹁
床
照
﹂
都
提
高
警
覺
，
不
敢
隨
便
追
求
異
性
或
圈

外
女
性
。
因
為
一
張
床
照
，
潘
霜
霜
谷
高
了
知
名
度
，
身
價
直
線
上
升
；

亦
有
經
理
人
拿
陳
冠
希
被C

am
m
i

公
開
二
人
情
慾
照
致
令E

dison

失
去
翻

身
機
會
，C

am
m
i

卻
工
作
不
斷
，
作
為
對
旗
下
藝
人
的
警
告
。

至
於
周
志
文
的
前
度
女
友C

oC
o

，
有
知
情
人
士
指
她
可
能
短
期
內
會

出
唱
片
，
如
果
是
真
的
話
，
周
志
文
的
情
慾
照
外
洩
得
很
合
時
宜
。

通
常
情
慾
照
的
曝
光
前
奏
，
大
多
是
女
方
公
開
稱
失
掉
了
手
機
，
幾
天

後
情
慾
照
便
外
洩
，
女
方
可
完
全
置
身
事
外
而
又
贏
得
人
氣
，
還
可
以
受

害
人
姿
態
出
現
，
同
時
﹁
教
訓
﹂
男
方
跟
她
分
手
，
一
舉
數
得
。

誰
還
敢
拍
情
慾
照
？
實
在
是
浪
費
多
位
前
人
的
犧
牲
色
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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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張
衍
榮

為何情慾照經常外洩？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新
加
坡
有
一
位
﹁
國
寶
﹂，
是
華
人
文
化
圈
所
熟

悉
的
，
他
叫
潘
受
。

潘
受
的
簡
歷
，
與
上
世
紀
四
十
年
代
的
中
國
文

人
一
樣
，
是
與
時
代
共
命
運
，
一
起
受
煎
熬
、
受

磨
折
的
，
他
拚
命
地
掙
扎
過
、
抗
爭
過
，
他
與
那

個
年
代
的
同
齡
人
一
樣
，
一
生
追
求
正
義
、
嚮
往
光
明

—
—

一
九
三
七
年
抗
戰
烽
火
起
，
潘
受
遠
赴
新
加
坡
，
任

﹁
南
洋
華
僑
籌
賑
祖
國
難
民
總
會
﹂︵
主
席
陳
嘉
庚
︶
主

任
秘
書
。
太
平
洋
戰
爭
爆
發
後
，
輾
轉
到
陪
都
重
慶
暫

避
難
。
勝
利
後
再
返
新
加
坡
。
一
九
五
三
年
參
加
籌
辦

南
洋
大
學
，
任
南
大
執
行
委
員
會
委
員
、
秘
書
長
。

新
加
坡
早
年
的
南
洋
大
學
，
是
東
南
亞
高
等
教
育
的

一
盞
明
燈
，
繼
往
開
來
，
重
視
德
育
、
智
育
，
培
育
不

少
人
才
和
社
會
精
英
。

潘
受
對
新
加
坡
文
教
事
業
貢
獻
厥
偉
，
一
直
以
來
、

並
沒
有
受
到
他
生
活
的
社
會
和
國
家
的
認
同
，
反
而
一

直
被
排
擠
。
可
以
說
，
他
不
過
是
一
個
邊
緣
人
而
已
。
長
年
來
他

連
一
個
正
式
身
份
也
沒
有
。
他
的
新
加
坡
國
籍
也
是
在
晚
年
才
正

式
被
確
認
的
。

不
管
怎
樣
，
他
的
輝
煌
業
績
在
那
裡
，
恁
地
是
誰
，
也
沒
法
抹

殺
。
他
是
首
先
受
到
外
國
人
的
嘉
獎
，
才
被
自
己
國
家
肯
定
的
。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
潘
受
在
新
加
坡
華
人
社
會
聲
名
鵲
起
。
以

下
是
晚
年
簡
單
的
紀
錄—

—

一
九
八
五
年
獲
巴
黎
大
皇
宮
﹁
法
國
藝
術
沙
龍
﹂
金
盾
獎
；

一
九
八
六
年
獲
新
加
坡
文
化
獎
；

一
九
九
一
年
獲
法
國
最
高
文
學
藝
術
勳
章
；

一
九
九
四
年
獲
新
加
坡
政
府
最
高
勳
績
獎
章
；

一
九
九
五
年
新
加
坡
政
府
宣
布
為
﹁
國
寶
﹂
；

一
九
九
五
年
出
版
︽
潘
受
詩
書
回
顧
︾
；

一
九
九
七
年
獲
亞
細
安
文
化
獎
；

一
九
九
八
年
南
洋
理
工
大
學
頒
名
譽
文
學
博
士
榮
銜
；

一
九
九
八
年
任
中
國
福
建
泉
州
黎
明
大
學
榮
譽
校
長
；

一
九
九
九
年
逝
世
。

從
以
上
潘
受
逝
世
前
的
十
三
年
間
年
表
可
知
，
潘
受
幹
了
大
半

世
紀
的
事
業
，
才
在
世
人
面
前
浮
出
水
面
。

在
一
九
八
五
年
法
國
人
頒
給
大
獎
狀
之
前
，
潘
受
在
新
加
坡
國

內
並
沒
有
受
到
應
有
重
視
，
也
沒
有
獲
頒
授
任
何
大
獎
狀
。

如
果
沒
有
一
九
九
一
年
獲
法
國
政
府
頒
給
的
文
學
藝
術
勳
章
，

此
後
，
潘
受
肯
定
不
會
在
自
己
國
家
獲
得
那
麼
崇
高
的
榮
譽
。

無
他
，
這
是
﹁
外
銷
轉
內
銷
﹂
的
典
型
例
子
。
新
加
坡
畢
竟
是

一
個
華
人
社
會
！

即
使
這
樣
，
潘
受
逝
世
後
，
十
三
年
過
去
了
，
連
一
個
紀
念
館

也
沒
有
。

這
也
要
怪
他
的
不
肖
兒
子
，
在
他
逝
世
後
，
他
的
兒
子
把
他
的

寓
所—

—

﹁
海
外
廬
﹂，
及
他
的
所
有
墨
寶
連
同
他
收
藏
的
字
畫
賣

掉
。
可
笑
的
是
，
他
兒
子
是
一
個
收
入
豐
厚
的
醫
生
。

但
是
政
府
及
民
間
為
什
麼
不
搶
救
？
我
是
一
直
為
此
忿
忿
不

平
。三

年
前
，
我
向
新
加
坡
南
洋
理
工
大
學
高
級
研
究
所
所
長
潘
國

駒
兄
提
出
籌
建
潘
受
紀
念
館
的
設
想
。
　

我
跟
潘
國
駒
兄
說
，
新
加
坡
連
一
個
潘
受
紀
念
館
也
沒
有
，
太

不
像
話
了
。
潘
兄
為
之
頷
首
認
同
。

三
年
後
，
潘
國
駒
兄
來
函
，
說
在
我
的
建
議
下
，
他
正
籌
備
一

個
名
為
﹁
潘
受
百
年
紀
念
研
討
會
﹂，
他
要
我
代
邀
請
幾
名
內
地
藝

術
家
和
學
者
赴
會
，
我
一
口
答
應
。
上
月
三
十
一
日
，
﹁
潘
受
百

年
紀
念
研
討
會
暨
展
覽
﹂
在
新
加
坡
舉
辦
。

︵﹁
潘
受
百
年
紀
念
﹂
之
一
︶

新加坡的國寶
彥　火

琴台
客聚

科
學
發
明
，
改
變
了
人
的
生

活
。
在
鑽
木
取
火
的
時
代
，
沒
有

人
覺
得
需
要
火
柴
。
今
天
，
有
了

打
火
機
，
火
柴
已
經
被
淘
汰
。
沒

有
發
明
電
，
人
們
照
樣
生
活
。
今

天
，
如
果
停
了
電
，
社
會
就
會
癱
瘓
。

過
去
，
沒
有
發
明
電
腦
，
社
會
照
樣
運

作
。
今
天
如
果
沒
有
電
腦
，
什
麼
也
幹

不
了
。

記
得
在
二
戰
以
後
，
人
們
最
欣
賞
的

是
﹁
玻
璃
皮
帶
﹂︵
即
塑
料
的
透
明
皮

帶
︶
和
原
子
筆
。
那
時
候
，
大
概
是
一

九
四
五
、
四
六
年
，
誰
有
一
條
塑
料
透

明
皮
帶
，
誰
有
一
管
原
子
筆
，
大
家
都

爭
㠥
觀
看
，
嘖
嘖
稱
奇
。

後
來
是
電
視
機
逐
步
進
入
尋
常
百
姓

家
，
接
㠥
是
手
提
電
話
的
出
現
。
電
視

機
改
朝
換
代
，
不
僅
由
黑
白
到
彩
色
，

而
且
由
半
導
機
到
液
晶
。
手
機
不
僅
由

﹁
大
水
壺
﹂
式
到
袖
珍
型
，
而
且
已
進
入
智
能
時

代
。
一
機
多
用
，
兼
有
傳
遞
訊
息
、
儲
存
資
料
等

功
能
。

核
能
的
應
用
，
在
和
平
用
途
上
主
要
是
發
電
。

因
為
天
然
燃
料
如
煤
炭
、
石
油
，
是
﹁
買
少
見

少
﹂。
水
力
發
電
和
風
力
發
電
又
受
到
較
大
限
制
，

於
是
核
電
運
用
成
為
唯
一
擴
大
電
源
的
手
段
。
但

經
過
蘇
聯
和
日
本
的
兩
次
重
大
核
事
故
，
反
對
聲

音
越
來
越
大
。
倒
退
是
沒
有
出
路
的
，
只
能
相
信

科
學
將
進
一
步
完
善
核
電
站
的
安
全
保
險
。

一
支
小
小
的
牙
膏
，
這
牙
膏
管
子
也
經
歷
過
從

錫
管
到
鋁
管
到
金
屬
塑
料
複
合
材
料
的
過
程
。

一
個
熱
水
壺
，
從
真
空
玻
璃
膽
到
電
熱
火
壺
到

保
持
恆
溫
的
種
種
設
計
，
增
加
了
日
常
生
活
的
方

便
。攝

影
技
術
的
數
碼
化
，
使
大
眾
攝
影
更
加
省
錢

省
力
，
電
腦
傳
真
省
卻
了
傳
遞
稿
子
的
麻
煩
和
時

間
。只

是
個
人
的
衣
食
享
受
卻
不
能
用
科
學
的
省
錢

省
力
的
方
法
來
代
替
。
美
食
慢
酌
是
人
們
的
一
種

享
受
，
萬
萬
不
能
如
差
利
．
卓
別
靈
在
︽
摩
登
時

代
︾
中
，
用
進
食
機
來
替
代
。
穿
㠥
講
究
、
扮
靚

化
妝
也
只
能
是
慢
條
斯
理
地
按
個
人
愛
好
﹁
姿
姿

整
整
﹂。
更
不
能
千
篇
一
律
地
發
明
一
穿
即
棄
的
簡

便
衣
褲
。
生
活
中
一
切
講
究
快
速
，
只
有
衣
食
不

能
快
速
。
吃
快
餐
便
當
是
不
得
已
之
舉
，
中
午
吃

了
飯
盒
，
晚
上
還
是
要
﹁
嘆
番
兩
杯
﹂
的
吧
。

科學與生活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近
日
收
到
了
太
多
的
壞
消
息
﹕
幾
位
朋

友
的
父
母
或
朋
友
發
現
患
上
末
期
癌
症
，

還
有
兩
對
夫
妻
正
計
劃
離
婚
。

可
能
因
為
認
識
玄
學
的
關
係
，
我
很
容

易
成
為
朋
友
的
傾
訴
對
象
。
不
過
，
近
年

開
始
認
真
地
認
識
佛
道
兩
家
，
愈
學
就
愈
變
得

不
懂
得
安
慰
別
人
。
記
得
最
早
受
佛
學
感
動
的

哲
理
，
就
是
﹁
諸
行
無
常
，
諸
法
無
我
，
涅
槃

寂
靜
﹂︵
三
法
印
︶，
那
時
我
頓
然
明
白
宇
宙
變
幻

才
是
永
恆
的
真
理
，
所
以
人
會
生
病
死
亡
，
夫

妻
感
情
會
轉
淡
，
事
業
會
出
現
危
機
等
等
，
皆

因
萬
物
總
離
不
開
生
滅
的
變
化
，
但
我
們
偏
偏

執
意
想
身
邊
的
事
物
停
留
不
變
，
所
以
經
常
感

覺
痛
苦
，
那
其
實
是
我
們
自
己
造
成
的
錯
誤
。

其
實
佛
家
所
指
的
﹁
空
﹂，
並
非
真
的
什
麼
也

沒
有
，
也
即
當
下
你
所
感
受
㠥
的
快
樂
和
痛
苦

並
非
不
存
在
，
而
是
不
論
你
想
不
想
也
好
，
它

們
也
是
抓
不
住
，
留
不
低
，
不
過
是
由
心
所

造
。
舉
一
個
助
手
跟
我
分
享
的
故
事
：
多
情
的

他
當
年
與
女
友
分
手
不
久
後
，
便
開
始
與
另
一

位
不
太
愛
他
的
女
生
發
展
感
情
關
係
，
更
經
常

為
她
若
即
若
離
的
態
度
，
感
到
緊
張
及
痛
苦
。

不
料
後
來
他
的
前
女
友
又
突
然
出
事
，
更
回
來
找
他
幫

忙
，
他
瞬
即
又
變
為
替
這
個
過
去
的
人
痛
苦
和
擔
心
。

助
手
跟
我
說
，
那
刻
他
突
然
明
白
了
一
個
道
理
：
他
那

刻
為
一
個
新
認
識
的
女
孩
要
生
要
死
，
但
另
一
刻
又
立
刻

為
一
個
舊
人
緊
張
難
受
，
所
以
這
些
所
謂
快
樂
和
痛
苦
的

情
感
，
根
本
就
是
無
中
生
有
的
虛
無
縹
緲
，
既
然
你
能
在

頃
刻
間
像
被
海
嘯
般
的
悲
傷
情
緒
淹
沒
，
其
實
只
要
你
願

意
扭
轉
或
放
低
，
你
也
能
在
一
念
間
變
回
平
靜
和
快
樂
。

心
情
和
感
覺
不
像
一
塊
磚
頭
，
它
其
實
虛
無
得
能
夠
一
吹

而
散—

—

事
實
上
連
磚
頭
，
在
歲
月
的
消
磨
下
也
難
免
會
煙

消
雲
散
。

不
過
，
這
些
道
理
雖
然
真
確
，
也
是
能
拯
救
失
意
者
的

真
理
和
道
路
，
但
當
你
難
受
和
痛
苦
時
，
你
聽
得
入
這
些

說
話
嗎
？

如何安慰失意人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看
報
得
知
，
日
本
通
網

站
報
道
，
日
本
慶
應
大
學

研
究
團
隊
開
發
了
一
款
名

叫P
O
C
H
U
T
E
R

的
電
子

海
報
裝
置
，
能
夠
感
應
熒

幕
和
用
家
之
間
的
距
離
，
配
合

距
離
的
變
化
而
改
變
熒
幕
中
海

報
人
物
的
表
情
。

也
就
是
說
，
當
你
觀
看
這
款

海
報
時
，
海
報
裡
的
人
物
，
會

因
為
你
愈
靠
近
而
做
出
各
種
不

同
的
面
部
表
情
。
比
如
粉
絲
面

對
偶
像
的
海
報
時
，
走
得
愈
近

時
，
偶
像
會
做
出
眼
睛
逐
漸
閉

上
，
嘴
唇
微
張
希
望
接
吻
的
神

情
。
亦
即
是
說
，
粉
絲
如
果
想

親
吻
偶
像
，
就
可
以
把
自
己
的

嘴
唇
印
上
去
，
滿
足
長
久
的
慾

望
。據

說
目
前
這
款
海
報
裝
置
，

只
有
視
覺
的
變
化
。
而
親
自
感

受
過
的
人
卻
希
望
，
未
來
能
夠

讓
海
報
發
出
洗
髮
精
的
香
氣
，
更
期
望
在

偶
像
的
嘴
唇
上
能
貼
上
檸
檬
味
的
薄
膜
，

讓
粉
絲
一
併
擁
有
視
覺
和
味
覺
的
感
受
，

更
有
人
表
示
，
希
望
熒
幕
中
人
能
說
﹁
喜

歡
你
﹂。

我
想
，
這
應
該
是
電
子
海
報
的
一
齣
狂

想
曲
吧
，
因
為
一
個
偶
像
擁
有
的
粉
絲
，

可
以
是
成
千
上
萬
，
這
千
萬
個
粉
絲
都
要

一
吻
偶
像
的
話
，
實
際
上
偶
像
會
願
意

嗎
？
形
象
會
不
會
因
而
受
損
？
有
多
少
偶

像
會
願
意
被
製
成
這
樣
的
電
子
海
報
？
如

果
那
個
偶
像
有
家
室
有
小
孩
，
家
裡
人
讓

偶
像
隨
便
被
人
親
吻
嗎
？
而
且
還
要
對
㠥

粉
絲
說
喜
歡
，
還
讓
粉
絲
享
受
偶
像
的
洗

髮
精
的
香
味
，
偶
像
的
親
人
會
不
會
覺
得

這
實
在
太
過
分
了
？

所
以
，
這
樣
的
電
子
海
報
狂
想
曲
，
恐

怕
只
能
用
作
三
級
片
女
星
和
粉
絲
的
互
動

吧
？
不
然
就
要
用
作
其
他
宣
傳
產
品
用
途

了
。 電子海報狂想曲

興　國

隨想
國

看
萬
城
目
學
︽
豐
臣
公
主
︾
的
另
一

趣
味
，
是
當
中
隱
藏
的
東
京
與
大
阪
的

對
立
意
識
。
東
京
與
大
阪
固
然
從
來
均

處
於
緊
張
狀
態
，
由
江
戶
到
京
都
，
彼

此
奉
行
的
正
是
不
同
的
價
值
取
向
。
然

而
有
趣
的
是
，
萬
城
目
學
擅
於
把
日
本
文
化

自
身
的
縣
民
性
差
異
，
活
化
為
小
說
素
材
，

其
中
一
方
面
保
持
絕
不
過
火
，
但
同
時
又
不

隱
瞞
自
己
的
大
阪
原
教
旨
主
義
傾
向
，
那
才

是
把
弄
流
行
文
化
於
股
掌
上
的
高
手
。

說
得
通
俗
一
點
，
萬
城
目
學
採
用
的
策
略

就
是
各
打
五
十
大
板
。
此
所
以
在
小
說
中
，

一
向
口
齒
不
靈
的
大
阪
國
總
理
大
臣
真
田
，

當
面
對
來
自
東
京
的
調
查
官
松
平
的
﹁
毫
無

意
義
﹂
抨
擊
，
登
時
便
口
沫
橫
飛
義
正
詞
嚴

地
反
駁
﹁
以
前
，
江
戶
人
把
從
大
阪
運
到
江

戶
的
東
西
稱
為
﹃
下
物
﹄。
久
而
久
之
，
江
戶

人
就
把
自
己
不
會
用
到
的
劣
質
品
稱
為
﹃
毫

無
意
義
﹄
的
東
西
。
﹂
小
說
借
故
事
的
發

展
，
來
肯
定
歷
史
文
化
意
義
以
及
父
子
相
承

的
家
庭
倫
理
價
值
的
重
要
性
，
同
時
又
借
松

平
的
身
世
︵
本
是
大
阪
人
，
但
因
不
肯
見
父
親
最
後
一

面
而
對
大
阪
國
的
存
在
懵
然
不
知
︶
幽
了
東
京
人
忘
本

一
默
。
只
是
作
家
把
大
阪
國
定
性
於
下
風
位
置
，
再
加

上
總
理
又
不
過
是
一
名
平
凡
無
奇
的
大
阪
燒
店
主
，
再

加
上
最
後
再
借
勢
道
出
大
阪
的
女
性
才
是
幕
後
的
真
正

玩
家
，
逐
一
把
本
來
強
調
的
大
阪
原
教
旨
主
義
柔
化
及

陰
性
化
，
從
而
避
免
喚
來
現
實
對
應
上
的
縣
民
性
衝

突
。只

是
我
想
起
現
實
政
局
的
波
詭
雲
譎
，
似
乎
較
小
說

來
得
風
起
雲
湧
得
多
。
眼
前
大
阪
市
長
橋
下
徹
的
急
劇

抬
頭
，
以
及
所
領
導
的
﹁
大
阪
維
新
會
﹂
節
節
得
勢
，

不
禁
予
人
勾
起
軍
國
主
義
復
辟
的
負
面
聯
想
。
目
前

﹁
大
阪
維
新
會
﹂
已
成
為
朝
野
兩
大
黨
外
的
最
受
矚
目
的

第
三
勢
力
，
而
且
所
提
出
的
﹁
維
新
八
策
﹂，
也
暗
地
裡

呼
應
幕
末
英
雄
㝴
本
龍
馬
的
﹁
日
本
國
﹂
概
念
。
小
說

中
的
大
阪
國
總
理
，
是
平
凡
至
極
的
鄉
里
人
物
，
而
所

維
護
的
也
僅
屬
歷
史
遺
留
下
來
的
血
緣
宗
族
人
情
價

值
，
然
而
現
實
中
的
橋
下
徹
目
光
視
野
卻
遠
大
百
倍
。

尤
其
是
面
對
眼
前
低
民
望
的
野
田
佳
彥
首
相
，
說
有
朝

會
取
而
代
之
絕
非
奇
聞
。
看
來
，
小
說
中
的
﹁
大
阪

國
﹂，
現
實
中
還
有
更
大
的
變
化
空
間
哩
。

東京大阪吵不停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高中時代的一位同窗（雅號「半仙」），替某商場
一巾幗老總寫了本「自傳」。孰料，銀貨兩訖之
後，又鬧出一場版權風波，甚至拉拉扯扯，從香港
一直廝扭到「村子」的另一頭，一時間沸沸揚揚，
好不熱鬧。
這種文人代筆，槍手捉刀，最後雙方反目，對簿

公堂的官司，近年來層出不窮，屢見不鮮。雖說情
節曲折，故事離奇，且各領風騷，但總歸離不開名
利二字，不是孔方兄頭破血流，便是關二爺怒髮衝
冠，無非金錢信義起衝突，哪裡能弄出多少新意
來？看得多了，也就自覺索然無味。倒是那捉刀之
事讓人產生聯想，有點欲罷不能。
「捉刀」緣於三國曹阿瞞，後世發揚光大，推出

許多新的篇章。
據《新五代史·馮玉傳》說，五代十國時有個叫

馮玉的， 屢考屢敗，後來，「以後戚知制誥，拜
中書舍人。」這個既不會讀書，也不會作文的科場
敗將，全靠裙帶關係爬上去，成為朝中機要秘書
後，卻不知道「指示」怎麼寫，「批覆」如何擬，
便要同為中書舍人的殷鵬捉刀代筆。正因為有了殷
鵬的「鼎力相助」，馮氏才得以勉強混下去。
混官場的要人捉刀，不混官場的更要人捉刀，比

如乾隆。按說，他的漢文化造詣早已十分了得，何
以 要 人 捉 刀
呢？這其實不
難理解：他一
生酷好附庸風
雅，卻畢竟精
力有限；軍機
政 務 無 不 萬
忙，還要去國
子監「臨雍」

（講學），那麼多的「重要
講話」，一顆腦袋一雙手
忙活得過來？他雖貴為一
國之君，卻自知未必文采
蓋世，要不要借他人腦殼

做個舉世無雙、征服天下漢人的文章班頭？⋯⋯
給乾隆捉刀的大抵都是乖巧之人，唯獨一個叫沈

德潛的老漢犯傻，居然白紙黑字扯老婆舌，領導很
生氣，後果很嚴重。
有《滿清外史》云：「長洲詩人沈歸愚⋯⋯微時

即名滿大江南北。弘歷聞而慕之，乃以庶常召試。
不數年，遂躋八座，禮遇之隆，一時無兩。嘗告
歸，弘歷以所著詩十二本，令其為之改訂，頗多刪
削。迨歸愚疾歿，弘歷命搜其遺詩讀之，則己平時
所乞捉刀者咸錄焉，心竊惡之。」到後來終歸尋了
他一個不是，跨「境」緝拿，追到陰曹地府給嚴辦
了——「撲其碑，戮其屍」。
為主子捉刀，那是鬧㠥玩的？就如同問你借種生

子樣，敢不諱莫如深！但也並非沒有例外。比如宣
統。誰都知道，《清帝退位詔書》並非他老人家的
「骨血」。六歲的「萬歲爺」，斷斷乎整不出這玩
意，乃他人捉刀產物。這是公開的秘密。皇上有沒
有生氣呢？從「清後」未讀完稿本便淚如雨下揣
測，估計沒有。恐怕磕頭還來不及呢，還敢生氣？
「詔書」那麼開明，那麼大度，那麼懇切，那麼哀
憐⋯⋯那上面的每一句話，都是足以救命的稻草
啊，否則，那一干「亂黨」不殺了爾等才怪！那
麼，捉刀者何許人也？公認為晚清狀元張謇。這㠥
實讓他大大風光了一把⋯⋯
中國科舉到「大清」已經一千多年了，文狀元出

了五百多，可是，有誰能像他這樣，有幸給封建社
會這部又臭又長罪惡纍纍的「連續劇」捉刀「大收
煞」的呢？沒有。二千多年的「家天下」就此退出
歷史舞台，這無疑又是狀元個人畢生最輝煌的篇
章。由此推論，張謇是不是另一意義上的「獨立宣
言起草人」？嗚呼，張謇因捉刀而照汗青，天下無
出其右者矣！

官場捉刀，還有幕僚捉刀，師爺捉刀等等，不一
而足。既有因此而飛黃騰達的，也有因此鋃鐺入獄
的。至於民間捉刀的，那就更多了，衙門旁擺張桌
子代寫訴狀的，郵局門前支個攤子代寫家書的，都
是這一類。因為篇幅關係，這些就不一一細說了。
舊時人們幹捉刀活，吃捉刀飯，歸根結底除了制

度腐朽，官場齷齪，「工作需要」等原因外，主要
恐怕還是教育落後。不可想像，一個十之八九都是
文盲的國度，你叫它不出捉刀人，不有捉刀事，不
產生捉刀業，那怎麼可能？！
奇怪的是，如今，白丁已所剩無幾，而捉刀衣缽

不僅被完整地繼承了下來，甚至還變本加厲，就像
老百姓深惡痛絕的樣，「蝗蟲」越趕越多，××越
盤越硬！
毋庸諱言，這指的是官場。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眼下即使一個村長，當他向

村民發表「重要講話」時，也少不得要「秘書」捉
刀。至於比村長官大的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國有多少個帶「長」的行政單位，有多少「公

務員」，這都有數，可是，養有捉刀人的單位和機
構有多少，捉刀人又有多少，卻沒有任何人清楚。
這絕非信口開河，危言聳聽。以筆者先前供職的單
位為例，原先僅為一個縣處級單位，捉刀人不過一
兩位，可經過近三十年的「改革」，現在弄成了十
幾個縣處級單位，而每個單位至少有一人專司捉
刀，翻了幾番？其次，這些個「縣處級」，既非養
有公務員的行政機構，也不是「參照公務員法管理
的群團機關、事業單位」，根本就不可能進入上述
統計視野。像這樣的單位，並非孤例，各省都有。
因此，誰敢說他鬧得清？
神州大地上，每天都活躍㠥這樣一支浩浩蕩蕩的

捉刀大軍。他們都在幹什麼呢？筆者的經歷或許可
窺一斑。
不才非但在自己單位有過捉刀經歷，也曾被抓差

到上級機關去做過客串。基本的活計就是根據上級
文件樣本，依樣畫葫蘆炮製本級的「落實」文件；
起草千人一面，沒有任何個性色彩的「領導講

話」；搜集時髦詞彙，運用獨具氣勢的排比句，撰
寫情況匯報、「經驗」總結；抄襲永遠正確的廢
話，「創新」成具有時代特色的八股文；代擬出席
本系統活動的上級領導的講話稿，寫作供新聞媒體
報道用的所謂「新聞通稿」⋯⋯
尤其領導的那些個「重要講話」，簡直叫人啼笑

皆非，那哪是他的「重要講話」呢？分明「我是編
劇，他是演員」啊！我曾私下給領導開過類似玩
笑，領導也只能苦笑笑：「有麼法呢？」是啊，有
什麼辦法呢？辦公室主任將其請過來，用的雖是請
示商量的口吻，沒準就是「一把手」的授意；其
次，那講話的場合、對象、情況他未必都熟，又是
倉促上陣，不可能有思想準備，不接受捉刀，不拿
稿子去念，還能怎麼樣？一個領域，一條戰線，往
往工作千頭萬緒（很多都是人為造成的），難怪副
職一大堆，也難怪捉刀匠不夠用啊！
此外，別看吃捉刀飯的成千上萬，可捉刀這碗飯

並不那麼好吃：常有加班加點「開夜車」就不說
了，有時一篇大稿完成，人就像大病一場樣，恨不
得睡上三天三夜！更痛苦的還表現在精神上，有時
你的認識與你要完成的「作品」在思想上打架，整
天頭大。「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曹雪芹這
話，竊以為簡直說到人的心坎上去了！
就我所知，捉刀大軍所做的，雖不能說全是無用

功，但可以肯定地說，「大軍」辛辛苦苦幹的，很
多時候就是地地道道的形式主義。這是沒有疑義
的。而最叫人無奈的是，從領導到捉刀人都知道它
是怎麼回事，內心明明也都很反感，可誰都不點
破，大家都心照不宣，都煞有介事！
近日，全國人大代表、中紀委原副書記劉錫榮

說，4年前全國公務員是600萬，現在已經增加到
1000萬，一些鄉鎮好幾百個幹部，小汽車停了好幾
排，一些地方政府秘書長有十幾個，每個秘書長都
要給房子、配汽車，這些支出最終都是老百姓買
單，「老百姓再勤勞也養不起這麼多官啊！」
不用說，這1000萬自然包括了捉刀匠捉刀吏，但

根據在下的體驗，問題何止是區區一個養官？！

神州捉刀人

■捉刀人混跡在官場。網上圖片


